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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思念化作無限的祝福 —吳就君（社會學家） 

 

 生命的本身，有太多不確定，由於人類會思考、有感受，所以在面對生命中許多的不確定

時，往往很害怕、很茫然，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各種不安、焦慮的感受也就產生了，這就

是存在主義心理學所說，人存在的「根本焦慮」。 

 

人類的文明、所建構的社會，往往會發展出種種的規範，使人們在不知道該怎麼辦時，有所

依循。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生活」，其實就是透過許多既定的社會機制，來延續一代代的

生命。譬如說，中國人最重視家庭，透過家庭帶給人們歸屬感，這是一種家族主義的文化機

制，在這個機制下，生命中許多未知的恐慌與不安，都可以暫時忘記。 

 

宗教也是社會的一個機制。由於人類對生死的不明白，各式各樣的宗教，對於活著幹什麼？

生是什麼？死了會怎樣？這些問題，都有所解答，使人們的心能安下來。 

 

當親人不見了，叫也叫不回；可是有些話，或許是一聲謝謝、一句對不起，卻還沒有表達。

做夫妻的可能會對此感到懊悔，為什麼在另一半生前不多體諒他些？做孩子的可能會感到遺

憾，為什麼子欲養而親不待？ 

 

從外表上看來，生命的本質像是孤獨的島嶼，每個人是一座座孤島，事實上，所有島嶼的根，

都連結著同一個大陸板塊，全人類都生存於這一大板塊中。我們終其一生，或許感受不到人

類一體的這個板塊，但至少，我們能感受到家人是一體的板塊。由於血緣關係，我們和「家

庭」板塊繫在一起，即使有親人離世，「關係」這部分也不會消失，於是，對於過世的親人，

我們往往會想：「我對他，有沒有做到這件事、做到那件事？我是不是還有些事情沒有做到？」 

 

在面對親人往生的時刻裡，藉由各種宗教儀式，例如：佛教徒會為往生者做佛事、誦經、禮

拜等，人們可以把那些沒有講的話、沒有做到的事，做個表達，換句話說，死後的各種儀式，

可以讓人們一些未完成的事務，去做個完成。 

 

透過儀式，人們也可把心中感受到生的珍貴、生命的意義，做一番思考。譬如說：在死亡面

前，我們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死亡隨時都可能降臨在自己身上，而我們竟然有幸活到今天，

這當中受了多少人的護持。這些日常生活中被完全忽略的感受，在儀式進行過程裡，會不斷

湧現，使人們對生命、對生死有一個反思的機會。 

 

此外，在儀式當中，人們往往有機會大哭一場。這樣的反應，真是為死去的人哭泣嗎？不一

定。事實上，生命本身的悲苦，在日復一日的循環裡，並沒有什麼機會向別人哭泣、傾訴，

連最親愛的人也一樣，而在這樣的時刻裡，人們可以把平日積壓的怨、悲苦，大聲地哭出來。

生活中所壓抑的情感，就像充滿氣的球，平常找不到宣洩的管道，在儀式進行的場合裡哭泣、

發洩一下，可以把氣漏掉一點點，舒緩平日的壓抑，便是心理學所謂的「情感宣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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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只有宣洩還不夠，還是未了，儀式還會繼續走下去，一直到最後，才心甘情願和往生

親人說再見。情形常常是，一個人死了，可是我們心中就是不覺得他已經離開。活著的人，

都沒有真正和死去的人告別，所以，有些人需要透過一些儀式，和死去的人相會，像民間的

「牽亡」，就是屬於這一類。 

 

生命有苦有樂，充滿各種憂悲苦惱，人們通常不知道如何去處理。憤怒、恐懼、內疚、羞愧、

罪惡感，這些灰灰黑黑的負面情緒，在人體裡面累積，一有機會，就會竄出來。另一方面，

由於人們對死亡、對鬼神的未知感到害怕，這些害怕再加上內疚等負面情緒，兩者會相互強

化，產生更多的害怕與負面情緒。 

  

通過正面面對死亡的儀式，可以對心靈、對情緒產生淨化作用，特別是群體進行的宗教儀式，

效果更為顯著。人很有趣，希望自己特別，又怕自己跟別人不一樣；想與眾不同，可是一旦

和別人差異太大，又會感到害怕。儘管現代社會非常強調尊重個別的差異性，但是，過分地

強調差異，人又會恐慌，所以很多時候，人們希望感受到的，其實是：我們都很像，我們都

一樣。 

  

人們參加集體宗教活動，便是身處在群體之中。當大家都哭時，自己也會跟著哭泣，宣洩積

鬱的情感；儘管沒人說話，但通過這些儀式，參與者感受到生命的悲苦，其實人人都相同。「我

們都一樣」的感受，對於人們心靈的淨化，起著很大的作用。我個人曾參加一場上千人的法

會，當時感覺大家心中只有行善、信佛、提昇自己，這是一股很大的淨化力量。處在這樣的

環境，透過群體的力量，可以洗滌我們內心的內疚、憤怒，還有許多灰灰髒髒的負面情緒。 

 

從個別文化來看，東方文明創造群體存在的安定感，人們由此進入社會生活，並循著社會賦

予的道路去走，慢慢地就不會覺得「生命是不確定的」、「生命是無所適從的」、「生命是一連

串的未知」。中國人的清明掃墓、中元祭祖、安放祖宗牌位等等，都是中國人維護群體存在的

機制。透過這些儀式、行為，讓家族成員知道：我們是同一個家族，所要強化的，正是「我

們」這一群性的感受。 

  

傳統習俗的另一個作用，是讓人們瞭解，人的存在，不是只有現在的存在，而是前有古人，

後有來者，前面有很多過世的祖先，後面則會有子孫來祭拜。短暫有限的生命，通過這樣的

儀式，使人們感覺自己是存在的連續體，而非孤身一人。 

  

這種感受雖源自於對家族制度的維護，無形中卻也在生死上產生了意義，使人們感覺到，人

的存在不是孤獨的。傳統的文化機制清楚地告訴我們：活著的人和逝去的人是生活在一起的，

所以，生活中任何高興的、悲傷的、疑惑的事情，都可以跟祖先談談，一年三大節慶，加上

春節，我們都會全家團聚祭拜祖先，彷彿過世的親人從來不曾離開過。通過這些儀式，或說

是生活的方式，我們面對生死的態度，在群體存在的意義上，比強調個人主義的西方文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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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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